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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打斗，还是飞走？

中华文化的同化能力举世无双。

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在历史上取得了统治中国的地位，但最

终被中国的正统文化同化了。

犹太民 许多犹太人曾迁徙族生存能力举世公认。历史上

到世界各地并顽强地生存下来。据说，河南开封就曾居住着不

少叫“蓝帽回回”的犹太人，但最后都被中国文化同化了。

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“适应能力”。

恐龙，曾是地球上最庞大的动物。

那些曾经统治地球的“恐 龙”，为什么消失”怖的巨

了？

因为它们缺乏“适应能力”。

近两年，一本不到 页的小册子风靡了全球，那就是

《谁动了我的奶酪？》。

它触及了一个谁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“适应能力”。

个人、部落、民族的适应能力强弱，反映其生存能力强

弱 甚至能折射其兴衰。

中华文化极强的同化能力，曾经使得世界不得不去适应

她。当只有别人来适应自己的时候，自己的适应能力就会退

化



第 2 页

美国现在也要别人来适应自己：别人讲“千克”，美国讲

“磅”；别人说“千米” 美国说“英里”⋯⋯

美国会不会成为一条恐龙？关键看其有没有“适应能

力”！

别小瞧了薄薄的《谁动了我的奶酪？》，它触及了一个恐

龙都为之毁灭的“适应能力”问题。

臭鼠的这一招

每晚 点左右，不管是明月朗照还是月黑云浓，我

们都要把我们家的大黑狗吉吉放出去，解放一下个性。每

天这段放风的时间，到底吉吉干了些什么？只有天知道。

有时，它会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叼回一卷过期的报纸；有

时，它会捡回一个小孩丢弃的玩具。更多的时候，虽然空

手而归，但满脸是溜达后的惬意⋯⋯

我们楼下有一扇大玻璃门。每次放吉吉出去，我都把

门边的灯开上。以便能看清吉吉回来。每次回来，它都静

静地站在门边，等你给它开门。有时，实在等不及了，也

会“咿咿咿”地轻声提醒你：“我已等了好一会儿啦⋯⋯”

再不行，就会用爪子轻轻地刮刮玻璃门。

高速公路上，常能看到被车子压死的动物。有时也能

闻到一种特怪的熏人欲倒的臭味儿，那就是臭鼠被撞死后

的恶迹。

在中国，我没听说过这种臭鼠，不知是不是在美国才

有？臭鼠全身黑毛，但从头顶到尾巴又长着一道宽约 英

寸的白毛，很是漂亮。虽叫“鼠”，但并不比一般的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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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。据说，有些人把臭鼠当宠物养，但必须在臭鼠尚小时

把其臭囊割掉。

臭鼠，名声在外，但从未真正领教过。

某晚，风清月朗。

吉吉出去了很久，仍没见回来。是不是有什么罗曼蒂

克的“外遇”？我正考虑要不要出去找一找。

所谓“找”，其实就是到门外，自言自语般地轻轻叫

一两声：“吉吉！”它就会从远处的森林黑箭一般向你冲

来。

正打算穿鞋出去，突然闻到一股臭鼠味儿，抬头一

看，吉吉已到玻璃门外。

我们所处的纬度与北京差不多。冬天须烧暖气，夏天

需制冷气，房子必须密封得很好，否则就是一年四季在

“烧”美元。

当我在密封的屋内闻到臭鼠味儿，我稍稍吃了一惊，

但也没细想，就去给吉吉开门。这一开门，一股浓烈的熏

人欲呕的臭鼠味儿卷进家。

随着我的大呼小叫，妻子赶紧下楼。矿矿也跟着下

来，但刚下到一半又捂着鼻子尖叫着撤退回楼上。

我说：“一定是吉吉招惹了臭鼠⋯⋯”

妻子却四处找不见吉吉，顺着臭源一路找去，只见吉

吉已钻进洗衣房的大狗笼子里。

每次，吉吉犯了错误，我们都罚它到笼子里待一小会

儿。这下它知道惹了“大祸”，自己主动、自觉地钻到笼

里，叫还叫不出来。

妻子赶紧张罗着给吉吉洗澡。

开始我们以为把所有的门都打开，用排风扇吹一吹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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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可以了。谁知，臭鼠味儿越来越浓，连楼上都待不住

了。

矿矿上网一查，说是臭鼠自卫时从屁股喷射出来的是

一种油质的臭液，一般的香波根本洗不掉，必须立即用特

别配制的洗涤剂清洗，否则，轻则吉吉身上的臭鼠味儿要

两年以后才能去掉，重则吉吉会生病⋯⋯

当时，已近半夜。我急忙带着矿矿从网上抄来的特别

配制的洗涤剂方子，开车去昼夜营业的商店“抓药”。人

们纷纷向我投来奇怪的眼光，大概以为我洒了特殊的香

水，礼貌地避我而去。顾不得那么多，买了东西，就赶回

去。矿矿和妻子合力又给吉吉洗了第二次澡。要命的是，

一定是吉吉在扑向臭鼠的时候，臭鼠突然掉转屁股喷射上

帝特意给它们配制的自卫武器 油质臭液，所以“重灾

区”正好是吉吉的脸部和头部。而特制的洗涤剂又非常浓

烈，极易伤害到吉吉的眼睛，所以不敢过多清洗，以致无

论人类有多聪明，臭鼠还是狠狠地教训了人类的宠物⋯⋯

我们在房里喷了无数遍空气清香液，烧了多支香蜡

烛，插上几个电香液，空气清洁过滤器昼夜开动⋯⋯仍然

挡不住臭鼠的味儿。

夜里睡不着，我就爬起来拿妻子的香水喷了又喷，只

一会儿，又被那不知从何而来却又无处不在的臭鼠味儿熏

醒。于是，不得不彻夜感叹造物主的神妙！

臭鼠的生存是建立在敌对者的不适应之上的。也就是

说，某物的生存空间大小，取决于其敌对者适应能力的强

弱。或者说，某物的生存空间与其敌对者的适应能力成反

比。敌对者的适应能力越强，其生存空间越小；反之，敌

对者的适应能力越弱，其生存空间越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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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怪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看到一只美丽硕大的臭鼠在

吉吉我们的前院 的当然领地，公然有恃无恐地、大摇

大摆地慢悠悠四处溜达。听到我们的动静，它竟然停下

来，回头看看我们，然后，才不紧不慢地往树林走去。

社会学的“适应能力”概念里有个“

”即“打斗”的意思的说法。 即“飞；

走”的意思。这就是说，要么靠“打”去“适应”环境；

要么靠“飞”去离开不适应的环境，再找到“适应”的环

境。

臭鼠那一副“胜者王，败者寇”的姿态 你吉吉往

回缩了，我臭鼠的生存空间就大了，实在是一幅活生生的

”的写照。

大概这就是生态平衡的基本原理。

听说，美国的科学家正在收集各种各样人类无法忍受

的臭气，企图试制一种臭炸弹，以便能用臭气把恐怖分子

从山洞里赶出来。

这些科学家也太书呆子，派两个臭鼠去，准能治住一

个团。

本来第二天晚上，我们要请一个教授来谈下一本新书

的选题。臭鼠这一闹，只好一早就给她去电话，取消晚上

的聚会。

她在电话里笑得喘不过气来，说是给我发伊妹儿算

了。
“ ⋯

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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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成中文就是：“一整天我都无法不在心里记挂

个（包 这又是多么奇妙的天然护着你们 括大黑狗）

卫啊！！希望你们能找到办法去解决臭鼠带来的难题。

实际上，我原打算挂电话，但又想今天你们很可能无法

待在家里⋯⋯”

造物主给了每一种生物各自的生存能力。所谓“适者

存在的就是合理的”，恐怕生存”，又所谓 都是说的这

个意思。

我想，如果臭鼠生活在一个绝对平静的环境里，除了

空气，就是阳光，不存在任何需要它们调转屁股去喷射臭

液的情况，繁衍了几代，臭鼠也许就不会再是臭鼠了。

都说狗的听觉异常敏锐。我们家的电视机在楼下，每

晚我们一看电视，吉吉就蹭到我们旁边来凑热闹。世界上

所有的声音，大概都能从电视里听到，但是这所有的声音

又都是假的。长此以往，吉吉的听觉逐渐退化，现在除了

对门铃和警车声还有点儿狗的灵性以外，其他的恐怕也比

我强不了多少。

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万事万物的竞争中生存下来，人

类必然具备了必须的生存能力。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，社

会的衍变，特别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之特殊性，使得具体的

个人所具备的生存能力产生变化。例如，逐渐富裕的经济

生活，使得人们在各种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能力大大减退；

卫生环境的改变，使得人体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减弱；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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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的出现，使得许多人的计算能力退化；独生子女的家庭

环境以及高层住宅楼的出现使得许多孩子的社交能力下

降⋯⋯

人的生存能力正在退化吗？

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其结果之一是人类生存能

力的下降。这个论断听起来有些耸人听闻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《科学家谈二十一世

纪》。记得书中有一幅漫画：一个人大头细脖，食指又粗

又长，其他的指头都已经退化成豆芽状。此人正坐在仪器

面前优哉游哉地控制电脑。正所谓“用进废退”，因为只

用一个手指按按键，人类其他的手指都退化了。当时科学

家们可能没有 个指头。看想到，控制电脑最好还是用

矿矿这些 世纪的新新人类，玩电脑十指如飞，玩游戏

机使得两个拇指特别“发达”，说什么也想像不到人类的

未来只会剩一个手指。

去年我回国，遇到一位当年一起插队的同学。几十年

过去了，当年这位又干又瘦、发育不良的老同学，已变成

了一个富态十足的大款。在农村欠下的体重，现下已是三

四倍“偿还”了。

交谈之中，踌躇满志的老朋友一声长叹⋯⋯他曾把孩

子送到当年我们插队的山沟里住了一阵，想让孩子找到点

当年我们艰苦奋斗的感觉。也不知现在的孩子是怎么搞

的，才去没几天，就病倒了。

“现在的孩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乌龟王八，什么好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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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，还是弱不禁风。同样的年龄，当年我们早就自己下

地找吃的了。谁管你死活！十六七岁，上山打一次柴，要

跑一天的山路。带去的一罐稀饭根本不够喝，饿着肚子，

摸黑从山里连滚带爬回来⋯⋯现在的孩子，差远啦！

听老朋友议论，我心里暗吃一惊：什么时候我们这一

代人也已加入“九斤老太”的行列？
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存方式，那是因为，一代人有一

代人的生存环境。同样是十六七岁，我们根本不懂什么是

电脑，什么是因特网，甚至电视都没看过。现在，恐怕各

、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 、卡 拉什么

音响，线头接来接去，遥控器一大堆，先按哪一个遥控器

的按钮，再按哪一个⋯⋯复杂得很，想看个什么节目，非

得等或者“求”孩子来弄。孩子这一代人可能也会“笑”

我们这代人的“弱智”。

臭鼠的生存本能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而人

的生存本能会变化吗？

同几千年前相比，人类的生存本能是降低了，还是提

高了？

这很可能是一个很“热闹”的见仁见智的论题。从历

史和科学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，人类的“生存能力”是提

高了。但从具体的个体来看，由于生活环境的优化，在许

多方面，个体的生存能力相对降低了，许多生存技能也减

退了。特别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，中国孩子的“高分低

能”，更凸现了“学会生存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
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生存技能呢？

其实，生存技能是相对于生存环境而言的。不同的生

存环境，要求人具有不同的生存技能。人的生存环境大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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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分成两类：一是自然环境，二是文化环境。

自然环境的含义很清楚，在人类发展史上，每一片大

河流域都“灌溉”出不同的人类文明。

文化环境则包括经济环境、政治环境、社会环境等

等。内容要广泛得多、深刻得多。

由于环境的 、多变性，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多样性

应该是多变的。

谁动了我的奶酪？

千禧年的第一个圣诞节，一位美国朋友送给我一本薄

薄的书。还说，看完后要同我讨论。带着好奇心，利用元

旦休息日，我一口气读完这本英文名字叫做《

》的书。这本书就是目前风靡中国甚至风靡全

球的《谁动了我的奶酪？》。

书很薄，但带来一定的震撼，让我沉思良久。

像是故事，像是童话，也可以说是寓言。两个小老

鼠，一个叫“嗅嗅”，一个叫“匆匆”；还有两个同老鼠

般大的小人，一个叫“哼哼”，一个叫“唧唧”， 个小

家伙住在一个迷宫里。一天，他们赖以为生的奶酪忽然不

见了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， 个小东西各自采取了不同

的方式：嗅嗅和匆匆当即就去寻找失去的奶酪。哼哼和唧

唧犹豫着、迷茫着⋯⋯饥饿让唧唧终于清醒过来：等待永

远没有结果。于是，他也在迷宫里摸索、寻找。而哼哼每

天都回到原来放奶酪的地方，回忆以往的辉煌，抱怨命运

的不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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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变

化的速度加快，而且这些变化所影响的范围极大、极深。

以电脑为例。十几年前我来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校园里的电

脑还都是很“古老 和”的 。到我攻读博士时，

已开始进入个人家庭。那个时候在中国，一般人甚至

还没有见过电脑。记得当时某报记者拍了个农民用小计算

器算账的照片，说明上写的是“农民正在用电脑”。这也

不能怪记者孤陋寡闻，缺少现代知识。那时候的电脑只保

存在有专家管理的空调房里，还属“珍稀事物”一类，平

常人根本看不到。当时，寄一封航空信件回国，那才叫

“望眼欲穿”，一个打转，就得等上一个月。如今发个

，在地球绕一圈，不过一眨眼的工夫。现在，电脑

几乎充斥了整个世界，电脑还进入了人类至关重要的领

域：核武器的管理，金融市场的运作，城市交通和机场的

控制⋯⋯甚至有的地方厕所管理都电脑化了。

当你在网上与远在世界另一端的朋友聊天时，当你在

因特网上浏览几分钟以前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新闻时，除

了感到方便，你是否感到一种时空的变化？电脑技术改变

了人类传统的时空观念。时间变短了，似乎在一个时段里

发生的事成倍地增加；空间变小了，电脑联网大大地缩短

了地域间的差异。这一切变化，从各个方面在影响着人的

生活。如今不懂电脑就好像几十年前的文盲，工作都很难

找。很明显，如果你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，面临

的将是被时代淘汰。

面对如此广泛、如此深刻的变化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？

或者换句话说，你应该如何适应这个变化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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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谁动了我的奶酪？》一书，把人类面对社会变迁的

生存问题寓言化了。

嗅嗅和匆匆，代表了那些对社会变化有着敏锐嗅觉，

且能迅速行动的人。这些人往往在变化来临之前，就可能

有了预感，甚至有了预备行动。他们随时准备往前移动。

因此，他们总是可能比别人先得到生活中的“奶酪”。

唧唧和哼哼则代表在变化面前喜欢思前想后的人。他

们无法预见变化，更可悲的是他们不喜欢变化，惧怕变

化，甚至不承认变化，进而拒绝变化。当变化来临时，他

们会感到痛苦万分、束手无策。

唧唧同哼哼又有 在失掉了“奶酪”之所不同，唧

后，经过一阵痛苦的思考，终于采取行动。他很缓慢、很

艰难地往前移动，他一步一步地重新发现生活中的“奶

酪”，直到他最终又找回了以往“梦”中的“奶酪”。在

现实生活中，唧唧可能代表相当大的一部分人，甚至是大

部分人。环境的变化，迫使他们去思考、去行动，常常挣

扎在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选择中。当然最终他们都能得到

自己追求的东西，毕竟他们适应了变化。

哼哼是个失败者。他永远没有从“失落”中痊愈。他

抱怨、咒骂、怨天尤人，他感叹命运不济，但就是没有行

动，没有下一步的计划。这种人在生活中也大有人在。他

们是生活中永远的失意者。

生活中的“奶酪”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，人们发现

“奶酪”的能力，适应变化的生存能力，在某种意义上，

却日益退化。人们不得不又一次面对“

”的问题。于是，“学会生存”被作为一个口号提了出

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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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生存能力的核心，也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重点

研究的一个概念：适应能力。

生物或物种为适合于特定环境、增强生存能力的变化

过程，即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“适应”概念。

从理论到理论，对广大读者来说，可能有点“虚”

实际上，所谓“适应”的问题，每时每刻都会在每一个人

身上体现出来。

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，突然周围聚集了一大群陌生的

同龄人。孩子从来没有面对那么多不认识的人；而且上课

时，需要安静地坐上几十分钟，孩子也从来没有被这样要

求过⋯

同样，成年人也会遇到“适应”的问题。在公司里，

一个新的工作计划开始了，你必须同几个你不喜欢的人一

起完成这个工作；或者你需要同另一个单位打交道，没有

你认识的熟人，没有朋友可帮你的忙；又或者公司要转

产，你必须重新认识你的产品、你的客户、你的供货渠

道⋯⋯

“适应”，有心理上的适应，生理上的适应，也有感

情上的适应；还有对自然环境的适应，对文化环境的适

应。由于“适应”是一个全方位、多角度的适应，因此，

每个人都有“适应”或者“不适应”的故事。对于某一个

变化，可能你在心理上适应，但生理上不适应；或者心

理、生理上都适应，但感情上不适应。比如，有的留学生

在心理上很适应美国校园的学习环境，但是就是生理上无

法适应“汉堡包”。 年前，我只身赴美，在心理上很适

应美国的教学环境，在生理上也很适应“汉堡包”、“热

狗”一类的东西，就是在感情上适应不了“举头望明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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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折磨。对于某一个变化，在某个时段，你可能是“嗅

嗅”，也可能是“匆匆”，还可能是“哼哼”或者“唧

唧”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我和儿子身上的故事。

马桶里的小风车

妻子总是说，我在美国没有打过工。其实，准确地

说，还是打过的。

来美国哪能不打工呢？不 （教学助理）还是拿管是拿

研究助理），拿资助就得打工，甚至教书也是给别人打

工。

这里所谓的“打工”，是指拿最低限额工资，或者干

那种与自己“身份”不太相符，甚至完全不相符的体力

活。对许多留学生来说，到美国后打工，应该是第一个必

须面对的“适应变化的考验”。这种考验有生理的考验，

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考验。

我那天打工，也是无意中“碰”上的。

当时，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，妻子因刚到美国，尚未

读书，真正去打工了。

我在家里看书。

一个哲学系的中国同学跑来叫我：“喂，打工去！”

我表示不去，因为第二天要交一篇论文。

他说：“街对面刚搬来一位政治系的老师，想找两个

人帮卸车，每人 美元。”

他看看我不为所动，又说：“本来我也不想干的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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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系和政治系总有些瓜葛，以后万一修着他的课，怕不

太好。去吧，没多少的，一下就干完了！”

在美国，有了一份工，别人来找你，是与你“分

享”，是看得起你。不去有点不识抬举。再说，妻子就是

坐他太太的车一块去打工的，有“同事”关系。

想了想，我就同意去了。出门前交代矿矿：“爸爸有

些事，到对面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你自己待在家里，千

万不要出去！

换好鞋子， ”一辆又长又到对面街一看，

大的卡车，而且我们的工作不是卸车，“正规军”（搬运

工人）负责卸车，我们两个“杂牌军”再加上那位老师负

责把卸下来的东西搬到（楼上楼下的）各个房间去

那位老师解释道：“卸完车，他们要赶回加拿大去，

只好请你们帮忙啦！

美元对我们穷学生来说是不少了。但我也没有什么

打工的概念：多少东西？需多少人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？

根本没有估计，就答应干了。真正开始 个搬运，才发现

人搬这一大卡车东西，简直是蚂蚁搬山，天都快黑了，还

有一大堆。

那个哲学系的同学怂恿我去跟那个老师说：要多请几

个人才能搬完。

刚开始，该老师没吱声，皱皱眉头，自言自语地嘟囔

两句，似乎有嫌我们搬得慢的意思。

我说：“我答应了，我就会干到底。只是没估计到需

要这么长时间，天黑了，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，有点不放

心⋯⋯，，

那个哲学系的同学插话道：“没关系的，就在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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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实在不放心，可以打个电话回家，我们很快就干完了

的。”

我有点不高兴，别以为我是搬运工，不出国我也可能

是个副教授了，现在给人卖了都不知道。我抱起一个很大

的箱子，转身就走。

后来，可能那个老师怕日后有什么不好的影响（不管

是不是我们真的搬得很慢，但拖得越长，今后越可能成为

一些人的话题），他又去请了两个人，并且不再按编号把

东西搬到各个房间，而是把剩下的通通集中堆在车库，等

第二天他再处理。

都快 点还没干完，就给矿矿挂了个电话，毕竟才

岁，确实不太放心。

第一声电话铃还没响完，儿子就拿起电话，似乎一直

守在电话旁边。

“矿矿，妈妈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⋯⋯”矿矿的音调有点怪怪的。

“不要怕，爸爸很快就回去了！

电话那端没有声音。

我又说：“矿矿，你怎么啦？说话呀！

听筒里传来儿子轻轻的哭声。

我说：“男子汉，爸爸就在对面。不要怕！
，矿矿：“爸爸，我不怕。我是⋯⋯

我急切地：“是什么？”

沉默了好一会儿。

矿矿才说：“我上厕所，手纸没啦，我只好把钉在门

上的、您给我做的小风车撕下来⋯⋯”

儿子说不下去，泣不成声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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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没关系，那有什么我强笑着说： 呀！爸爸回去给你

做多多的小风车。”

“我不要，我要马桶里儿子破涕为笑： 那个！”

第一天打工，就碰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。

回国讲这个故事。

姥姥嚷道：“别说啦，听得我直揪心⋯⋯”

刚到美国时，在“适应”和“不适应”之间的挣扎，

岁给了我们那么刻骨铭心的记忆。儿子现在 了，对马

桶里的那个小风车还记忆犹新。

你是谁？哼哼，还是唧唧？

矿矿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忙碌着

活，还是忙碌着死？”这个问题似乎有些恐怖。什么样的

人是正在走向死亡的人呢？《谁动了我的奶酪？》里的那

个哼哼，就是一个“忙碌着死”的典型。

不适应，就意味着死亡。这个说法有些过分。但我们

完全可以说，不适应，永远难以成功。

自从达尔文在《物种起源》里第一次提出“适者生

存”的理论后，这个理论就一次又一次地被自然界、被人

类社会所证明。

世界的“变化”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，因此，人永

远是生活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。也因此，在变化的过程

中，谁都会有适应和不适应的反应。有的时候，你可能会

有不适应的反应；但经过一阵调整，你可能就适应了这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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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。或者，你甚至会感谢这个变化给你带来的新机遇、

新挑战、新发展。当然，有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在很长一段

时间里无法适应新变化。因而，徘徊、彷徨、苦闷

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是“哼哼”，是不适应者，或者说

是被动适应者。改革后，我是“嗅嗅”，也是“匆匆”，

但有时 ”。刚开始，我对无线电厂又是“哼哼”和“唧

改产做溜冰鞋很不理解，我又曾看不起“商”，我还对有

人暴富看不惯 ⋯总之，谁都会有适应和不适应的反应。

只不过，适应的程度与成功的程度成正比。反之，不适应

的程度与不成功的程度也成正比。

我读小学时，有个留级生，成绩很差，但与我关系很

好，作业都是抄我的，有时连作业都还“抄”得不正确。

他的名字在我父母的口中都成了“差生”的代名词。上初

中后，我们失掉了联系。“上山下乡”后，更是杳无音

讯。

某天夜里，我在黑暗的街道上徜徉。

一人步履匆匆地超过我，这人突然回头叫道：“全

愈！”

我一看，这个在黑暗中仍“焕发青春”者不就是

“他”吗？

我问：“现在在哪儿？”心里想大不了在市郊插队，

充其量进厂当了工人。

他笑笑说：“在北大读书，放假回来探亲⋯⋯”

我脑子一轰，后来说了些什么，又是怎样道别的，全

记不得了。

以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，都想起他那个笑容，似乎是

有一丝歉意（可能他心里想，本来这块“奶酪”更可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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